我們的孩子

年初高職三年級的小碧來信告訴我們，媽媽在11月初從工地摔下來---走了！

突然一股鼻酸直衝腦門，去年四月間與小碧媽媽在電話中閒聊的話語還清晰在耳，嬌小的身影仍記憶猶新！出事的畫面掃過---， 真的好難過！那天，接連的梅雨季使得做建築物外牆瓷磚溝縫填補臨時工的媽媽只好閒賦在家，聊到三個女兒的狀況，三年前遠從雲林搬到台北租屋的生活壓力很大，只能舉債渡日！追問下，小碧媽媽悠悠的說:「對啊！就是卡奴，幾張卡加起來有二佰多萬！還款協商後，每個月要還一萬多塊耶！房租、生活費、二個私立高職和一個國中女兒的學費，實在沒辦法！像今天下雨，沒有工就沒有錢，真想死死掉！就不用還錢！」，這一切似乎冥冥之中被她自己言中了！當時還勸她，孩子都大了，經濟壓力要孩子來共同分擔，讓小碧和高一的妹妹改讀夜間部，白天可以打工賺學費和生活費！雖然孩子會累些，但如此可兼顧生活與學業啊?！母親無奈表示: 「我沒讀什麼書，也不懂怎樣才好，孩子住台北的阿姨說，讀夜間部沒有用，以後找不到工作，我也很頭痛！」，我們知道有些事是不容易改變的！三個女兒要靠她長大，只是再三希望她能保重身體！現在，似乎都變成空談！

小碧是小四時開始接受基金會贊助，前一年父親車禍身亡，沒有一技之長的媽媽從高雄搬到偏僻的雲林二崙鄉，第一次造訪只見媽媽與兩個妹妹，與一男子及幼兒，分租三合院一角一房一櫥不到六坪的地方，三人和照片中的小碧像是一個模子般; 第二次來二崙，升上國中的小碧家中沒人，我們又撲了空，但從帶路的鄰居歐里桑與三合院屋主老先生的極度保守的鄉土對話與曖昧的眼神中，我們猜測那分租的男子可能是小碧媽媽的同居人，而小男孩就是小碧的非婚生弟弟，但來信中活潑俏皮、課業成績優秀的小碧卻從未提及，母女四人搬到這偏僻的鄉下來，我們能體會小碧媽媽需要依靠的無奈; 在苦無聯絡電話之下，隔年我們再一次探究，男子出現了，牽著已經三、四歲的小男孩，以鄰居的口吻回應，小碧母女搬到台北去，地址不知道，原因不知道，還好有了手機號碼！臨走前回頭再瞧瞧與小碧媽媽相像的小男孩！心中有太多疑惑?！

皇天不負苦心人，我們終於見到遷居台北泰山的小碧姐妹，將升高一的小碧已長到162公分，兩個妹妹也都與五年前變化很大，羞澀、文靜是三姐妹的共同點，北上後課業跟不上，適應困難; 這天母親到工地上工，在暑假三人都沒出去，幫著鄰居照顧一歲的孩子賺點生活費; 小碧乖巧的表示母親與叔叔吵架，才在國三下學期搬上來台北謀生，叔叔對三姐妹不錯，弟弟則跟叔叔一起在雲林，現在母親一切都要靠自己！

生活壓力使得小碧母親二、三年時間就撒手人寰，或許是三姐妹要獨立的時候，小碧開始努力上課、下課、上班、下班地生活著，堅強且認命地要成為家中的支柱，我們相信小碧一定可以作得到！我們為她們加油！而天上的母親一定也眷顧著三姐妹 ！
